
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旁边山坡上是2020年落成的崭新的延安文艺纪念馆。
记者走进纪念馆，在展板的图片上发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塞克、马加……都

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每个人都身着朴素的军装，脸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笑容。80多年前，这些年轻
的作家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又是如何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TIYAO

对东北流亡作家这—群体的研究工作
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出现，当时一些著
名的作家、学者，如鲁迅、茅盾、周扬、胡乔
木、冯雪峰、周立波、胡风等都有专门评论
东北作家群的文章。

1946 年，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
文艺史》中第一次提出“东北流亡作家”的
概念。

1951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二编第八章中专有一节，题目就是《东北作
家群》，较细致地分析和介绍了萧军的《八
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以及端木蕻
良、舒群、罗烽、白朗的创作。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东北抗战作
家的研究及东北作家群的称呼，写入了多
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其中包括王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东北作家群及
其作品的研究再度兴起。由黑龙江、吉林、
辽宁三省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了
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刊物，1989 年，他们
合作出版了第一部《东北现代文学史》。
1986年，王建中、白长青、董兴泉合作主编
了《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对东北作
家群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1982 年，白长青的论文《论东北流亡
作家群的创作特色》，第一次提出了东北
作家群具有“抗日的流亡文学”特征。彭
定安、王建中、董兴泉、徐塞、逄増玉等一
批学者，都在从事东北作家群的整体性研
究。1996 年，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
学史论》，延续了这一研究势头。2020年，
白长青出版新作《东北流亡文学总论》，成
为最新研究成果。

“东北作家群”一直是
文学史研究的热点

2021年9月16日

星期四

09

东
北
作
家
奔
赴
延
安

开
启
解
放
区
文
学
叙
事

本
报
记
者

朱
忠
鹤

王
臻
青

杨

竞

高

爽

文
史
档
案
DANG

AN

策划 戴春光 责任编辑 许维萍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检校 高 峰 李世同

2

萧红 （1911-1942），原名张廼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今呼兰区）人。主
要作品有《生死场》《呼兰河传》《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手》等。

萧军 （1907-1988），原名刘鸿霖，生于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
（现属于锦州凌海市）。主要作品有《八月的乡村》《过去的年代》《五月的矿
山》《涓涓》《跋涉》《绿叶的故事》等。

端木蕻良 （1912-1996），原名曹京平，辽宁省昌图人。主要作品有《科
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曹雪芹》等。

舒群 （1913-1989），原名李书堂。主要作品有《没有祖国的孩子》《战
地》《海的彼岸》等。

罗烽 （1909-1991），原名傅乃琦，生于辽宁沈阳苏家屯。主要作品有
《第七个坑》《呼兰河边》《横渡》《归来》等。

白朗 （1912-1990），原名刘东兰，辽宁沈阳人。主要作品有《四年间》

《珍贵的纪念》《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等。
骆宾基 （1917-1994），原名张璞君，生于吉林珲春县。主要作品有《边

陲线上》《北望园的春天》《大上海的一日》《混沌》等。
马加 （1910-2004），原名白永丰，生于辽宁新民弓匠堡子村。主要作品

有《开不败的花朵》《江山村十日》《北国风云录》《血映关山》《红色的果实》等。
李辉英 （1911-1991），原名李连萃，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县（今永吉

县）。主要作品有《最后一课》《万宝山》《松花江上》《复恋的花果》，长篇小说
“抗战三部曲”之《雾都》《人间》《前方》等。

穆木天 （1900-1971），原名穆敬熙，生于吉林伊通。先后出版《旅心》
《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三本诗集。

塞克 （1906-1988），原名陈凝秋，出生于河北霸县（今霸州市）。主要
作品有《流民三千万》《保卫卢沟桥》《突击》《八百壮士》等。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

“1939 年初夏，正是滹沱河流域金针花
开的时候。

滹沱河涨到半河槽水，从上游漂下来羊粪

球，草根，黑枣树叶子，浸在泥混水里，混得像
一锅破饺子汤，波浪撞在拦河坝的石头上。激
荡着，吼叫着，引导入了大渠，如同一条泥打滚
的黄蟒向着滩地奔去……”

这是马加创作于1945年的长篇小说《滹
沱河流域》的开篇，小说反映的是晋察冀边区
军民的斗争生活。从描写失去的家园到反映
解放区的生活，经历了艰难的流亡最终来到
延安，马加的创作从内容到风格有了极大改
变。而这也代表了东北作家群作家们的普遍
状况。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作家们到达
关内，他们在寻求光明、寻求救国、寻求救东
北的旅途上，思想上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中国
共产党的抗日文艺主张。1937 年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面临去哪里的抉择。
曾一度聚集于上海的东北作家们在大范围地
流亡颠沛之后，分别集中于延安、桂林、香港
三地。

萧军经武汉到临汾，又转赴重庆，最后到
了延安。萧红逗留武汉、临汾后，与端木蕻良
去了重庆，最后于1940年到了香港。李辉英也

去了香港。骆宾基经皖南赴桂林，不久又赴香
港，后来又移居桂林。穆木天1938年到了昆
明，1942年又移居桂林。罗烽、白朗、舒群都辗
转去了延安。马加由北平撤离后，做了一段救
亡宣传工作，于1939年辗转去了延安。

1940年前后，在香港的东北作家陆续发
表了一批具有浓郁东北乡土气息的思乡愤
世之作。比如萧红发表了小说《呼兰河传》

《小城三月》《北中国》等，端木蕻良发表了长
篇小说《大江》等，骆宾基写了中篇小说《东
战场别动队》等，李辉英写了小说集《火花》
及一些散文。这些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
感情更趋细腻深沉，人物形象更臻成熟，人
物内心矛盾和心理描写更为出色，思乡感也
更浓，技巧更老练，仍然带有一股鲜辣辣的
东北味儿。

而在延安聚集的东北作家数量更多，影
响也更大，包括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塞克、
马加、于黑丁、师田手、蔡天心等。在“文协”
延安分会的 27 名理事中，东北作家占了 6
人。他们从此融入抗日的大众斗争洪流中，
同时也为东北进步文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融入抗日的大众斗争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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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红的血映着火红的太阳，
突进的心，急跳着复仇的决心，
我们是黑水边的流亡者，
我们是铁狱里的归来人……”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两首作品都出自东北作家塞克之手，前

一首是创作于1934年的《流民三千万》，后一
首是到延安之后的作品，创作于1939年。两
首作品的风格有了明显变化。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东北作家开朗、欢
乐而自信，他们自觉地拥抱这块光明的土
地，一扫过去孤独奋斗的寂寞。萧军除与舒
群共同参加丁玲主持的当时延安大型文艺刊
物《谷雨》的编辑工作外，还主编《文艺月报》，
编辑《鲁迅研究丛刊》。罗烽1939年担任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战地服务团宣传部
部长，1941年又任“文协”延安分会第一届主
席，从事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塞克于
1939年“九一八”前夕，创作了剧本《流民三千
万》。当时，《满洲囚徒进行曲》曾轰动延安。
东北作家的活跃、实力和影响，在延安文艺界
令人瞩目。

东北作家在延安还有过一次值得纪念的
小小聚会。1941年“九一八”这天，19名作家联

名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题为《为
“九一八”十周年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
兼寄各地文艺工作者》的信，表达了“我们没有
一刻忘记，我们是东北三千万受难的骨肉”的
心声。这 19 名作家是白朗、白晓光（马加）、
石光、李雷、狄耕、郭小川、纪坚博、高阳、梁
彦、师田手、张仃、黑丁、舒群、雷加、蔡天心、

罗烽、萧军、魏东明、高更。
东北作家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区火热的生

活中。他们作品的基调也由书写痛失家园的
悲怆、严峻、压抑的冷色一变而成为表现抗日
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热烈、明朗、富有朝气
的暖色，作品的主题也由“东北的”和“流亡
的”转向对解放区生活的表现上。

十九位作家发声：我们没有一刻忘记东北

位于延安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位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旁新建的延安文艺纪念馆。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摄

在东北作家群中，马加是重要的一位。
马加的长子白长青的家也是马加生活了很多
年的地方，房间的陈设还留着很多他当年的
影子。一块“人民作家”的牌匾、一张延安文
艺座谈会的合影，就挂在客厅墙壁最显眼的
位置。

2000 年，马加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
“人民作家”称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
马加同志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决定》中写道：

“著名作家马加同志早在原东北大学读书期
间，就曾经创办过革命文学刊物《北国》，开始
了文学创作，迄今已有 70 多年的写作生
涯。……70多年来，马加同志与祖国和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一直坚持为革命、为人民而
创作，牢牢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
辛勤培育了许多文学人才，为文学艺术事业
作出了突出贡献。”

白长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中寻找
着父亲的身影，深情地回忆起父亲曾经讲述

过的参加座谈会的很多细节。
1942年 5月 2日 13时 30分，延安杨家岭

的会议室里，近百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
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这
里要召开的就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座
谈会。萧军、马加、罗烽和白朗等东北作家群
代表也坐在长条板凳上，白长青说父亲曾对
他说：“在杨家岭山下的大礼堂里，召开了有
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我不能忘记那
宝贵的时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
称《讲话》）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
中国文学史上，它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
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无数
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
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创作出许多优

秀的作品。马加先后发表了《光荣花的获得
者》《宿营》《箫克将军在马兰》《通讯员马林》

《间隔》等前方战地速写，白朗写了小说《诱》，
舒群写了《吴同志》《快车的人》，黑丁写了《我
们第四大队》《炭窑》，罗烽写了《追逐》及一些
杂文，雷加写了《黄河晚歌》，塞克写了《生产
大合唱》等表现八路军和解放区生活的歌
曲。师田手、李雷、梁彦、张仃也都勤奋不辍
地创作着。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马加在延安《解
放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描
写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广受赞誉。
它是作者实地深入前方生活的结晶，代表着
这一时期延安的东北作家的最高文学成就，
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东北流亡作家创作
阶段的结束。

东北革命的文学仍在继续前进，东北作家
仍在前进，并开拓、迈进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学
领域，这就是历史运动的规律。在他们身后，
一代新的东北作家又在崛起，连绵不绝。

“流亡的”文学被“解放区的”文学所代替

1940年，茅盾在延安鲁艺给文学系学员授课。（本版未署名图片为资料片）


